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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 歌

这一刻，神州大地上的汽车、火车和舰船都汽笛长鸣
这一刻，天地动容山河肃穆万籁无声
这一刻，天公洒泪行人驻足万众低头
这一刻，十四亿中国人民向你们默默致哀，满怀崇敬

啊！降下一半的国旗在春风中默默凝噎
她想起了
为了她能够高高飘扬
是你们为国逆行的身影
挡住了想扑向她的妖雾毒云
她想起了
为了让她能更好地绽放出神州的笑容
是你们和疫情的搏杀
扫除了想玷污她灿烂美貌的瘟神

啊！肃穆中的群山想起了
为了让神州的青山绿水不被疫瘴污染
是你们用忠诚的坚守
切断了病毒恶魔的四处狂奔
是你们用无私奉献的热血
浇灌了春暖花开的醉人美景

啊！低头默哀的人们想起了
是你们夜以继日地挡在十四亿国人面前
用回春妙手一次次消灭了病毒赶走了死神
华夏大地因此又开始人欢马
神州百姓因此又开始了万里鹏程

这一刻啊！你们的英魂震撼苍穹
长长的汽笛告诉大地苍天日月星辰：
你们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
你们是守护生命保卫人民健康的功臣
让日月作证，让山河作证
祖国，会在中国梦的殿堂里描有你们的身影
人民，会在新长征的征途上踏着你们的脚印前行……

四月的风
牵扯三月余留的纠结
把料峭推进笔尖
蘸着水土碾磨成墨
写在街头巷尾

四月的风
缤纷给脚印收藏
把新绿作为最正常的主色
还给此时的山
为什么有几座无法覆盖忘怀

四月的风
托付半杆飘动的庄严
将深深的忆念用静穆传递扩散
灵魂与心灵默契告慰
用合适符号存放

在春天里读一首诗（外一首）

山 鹰

如无数温柔的纤纤手指
舞动灵巧
或轻或重
敲打愿意与不愿意
毫无预设最原始奏乐铺天盖地
一首诗在春天里展开
入明亮的眸拨动心里的弦

打印在芭蕉叶上文字
堪畅淋漓诵读博大胸襟
松针被点醒
一句句感叹坚强谱写
枫叶用绿色手掌接过珍贵的话语
虔诚传递送给土地
企盼秋的一袭红衣妆扮

读懂春的洗礼
夏季勃勃生机自然明了

四月的风

春雨如烟，又是一年春来到。几天
前看去还是一树树枯枝般的桃林，昨天
桃枝上的花骨朵还胀着，今早已是满树
喷红争奇斗艳了。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
开”写的是梨花，桃花不也是千树万树地
开着吗？只是梨花素雅，粉黛薄施，如闺
中淑女般娇怯，柔弱之躯袅袅娜娜，看见
人来观赏，却似以宽袖遮掩娇羞之颜的
美女，眉宇间有一点嗔怨哀戚，白花茫
茫，让人不由生出伤春之感。

哪得似这树树桃花，火一样的热情，
未言先笑，人未近来笑靥早开，看着花儿
红扑扑的脸，仿佛听见花丛中有花儿朗
朗的笑声。来赏花的人站在树下，手抚
桃枝，伏嗅其香，相机镜头里只见“人面
桃花相映红”，一张张照片留存的都是欢
笑，年年来踏青赏花的人喜爱的就是这
漫山遍野的灿烂。

桃花性子急，在寒潮初退、乍暖还寒

的日子，桃叶还在怕冷，缩着不肯长出
来，桃花却急吼吼满面通红地从枝干里
挤出身子来了。记得有故事说一个叶姓
的教书穷儒，帐下有一个林姓的富家学
生，平时成绩不怎么好，而他的“家庭作
业”屡屡妙句如珠，令人看了叹为观止，
疑是有人代作，叶先生细细盘问方知是
其姐姐林秀茂所为。素闻此女才貌双
全，自叹一介穷儒，难得一睹芳容，遂提
笔随手而写“竹笋初生，何时方得林秀
茂”的上联给学生带回，以景寓情，其实
也有爱慕之心，暗含抛绣球之意，且看她
如何回复。其联也有慨叹自己身份低
微，心虽有相恋之情却又觉得枝高难攀，
遮遮掩掩。如此惴惴不安一夜，转侧难
眠。次日早上，林同学带回素笺，叶先生
连忙打开，回联是“桃花乍放，一心不许
叶先生”，叶先生一看像泄了气的皮球，
热脸蛋贴在冷屁股上了。

且不说这叶先生热脸蛋贴上人家冷

屁股如何的尴尬，细细看眼下这乍开的一
树树桃花，却也真的是比叶子先几日而
生，可见古人的故事估计也不是胡编的。

自古以来，桃树与人相依相伴，人们
喜欢在房前屋后种上几株，扎上一道竹
篱笆，把桃树、瓦舍茅房围上，老人传说
居家有桃树是可以辟邪的。虽然新春佳
节已过，那桃花在农家小院绽放，衬托着
堂屋门口有点褪色的对联，依然觉得院
里屋里仍有节日那般的喜气洋洋。

春来桃花火样红，那蜂儿新年第一
口新蜜就是从这桃花里采来的，你要是
细品春蜜，是不是觉得有一丝淡淡的桃
花香味蔓润齿舌？

清晨，流过屋前小渠的清泉水，站
在石板桥上可以看到荡着的片片桃花
瓣。哦，原来是村头那眼清泉旁边也长
有桃树，鸟雀在树上叽叽喳喳地吵闹，
搅得落英缤纷，花瓣飘飘荡荡落下，浮
在水面随水缓缓而去，才有这一幅落花

流水的景象。
扛着荷锄上地里干活的村嫂，在路

边桃树的矮枝上随手摘一朵插鬓上，倒
也平添了几分俏丽，笑声伴着上工的人
们一路闹着往田间去了。

林间溪流清碧，一叶小小渔舟系岸
柳，柳芽儿如一串串翠玉缀柳枝，和春风
携手摇摇曳曳。溪边一根枯枝上，蹲着
一只翠绿的打鱼郎鸟，侧着脑袋恼怒地
瞪着柳树上“啾啾”鸣叫的花翅鸟，怕它
惊了水里的鱼儿。

村边弯弯曲曲的小径上，有邻村酒
友又抱着酒壶来了，一到村口就大嗓门
喝喊:“好兄弟再来。”想是日前喝败了不
服，又抱酒讨公道来了。喝酒人有好酒
好菜，也要有好酒量的好兄弟做伴喝才
痛快的。

咦，此情此景似曾相识？哦，莫不是
进入到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里去了?仙
境里原来也有桃花。

晨起，从楼宇上俯瞰小区院落，一
树梨花正开得灿然自若。白色娇嫩的
花朵在绿叶环绕间显得垂涎欲滴。清
晨的微风轻轻摇动树梢，树影婆娑轻
摆，让人好不惬意。我下意识地去翻看
日历，惊觉时光的车轮马上就开到了葱
茏的四月，清明节跟随着暮春的脚步就
要临近了。

早餐时，翻看手机相册，不经意间看
到去年和友人清明时同访柳侯祠的照
片。心中不由得像打翻了调味瓶，五味
交杂，在我的心头萦绕。风清景明，慎终
追远，我们总是习惯在 4月的生机中去
告慰心中深沉的哀思和寄托，就像每年
的这个时候，我都会想起爷爷的身影。

记忆里爷爷长得很高，黝黑的面庞
带着一双小小的眼睛。然而，正是这样
一个放在大街上很普通的老头儿，带给

了我独一无二的童年。春天，万物初醒
的季节，爷爷会带着我去田野里抓麻
雀。小小的竹篾筐、一把饱满的谷子和
一根带线的小木棍，是我们全部的工
具。将谷子轻撒，饿了一冬的麻雀争相
来抢食，最后成了我们的俘虏。这样的
记忆碎片总会于春天在我的脑海里被唤
醒，仿佛潜伏了一整个冬天的种子，总是
等待着适当的时机破土而出。

种子是这样，思念也是这样，它藏在
我心中的一个小角落里隐秘地生长着。
以至于到了城市读书后，我对春天和家
人放风筝、野餐的同学并不是特别的艳
羡，而是无比怀念童年时在那片田野里
我放生的小麻雀，以及那个陪伴我成长
的至亲。在梦中，我许多次听到童年的
柳梢声响起，幽远而清霖，宛若秋天的明
月，清明的细雨，在我耳边回响。微风划

过柳梢头，叶随风动，水波泛起了涟漪，
惊醒了熟睡中的我。

爷爷于 2010 年冬因尿毒症去世。
还记得那是一个天刚蒙蒙亮的早晨，周
围人的哭声令我不知所措。看着门里
门外忙忙碌碌的人们，我也兀自流起泪
来。爷爷走了，带着对这个世界的眷恋
走了，我不敢相信这个事实，因为那天
之前他还说要在春天陪我去田野里追
捕麻雀，然而，这次他食言了。那个春
天，没有人陪我去田野里感受春意，所
有的笑声和哭声都仿佛被温暖的春风
吞没了。

后来因为父亲工作的缘故，几经辗
转，我离开了童年时的那片土地，离开了
那些曾经朝夕相处的善良的人们。但是
每年的清明，我仍会尽量陪同父亲去爷
爷坟前敬献一束花。我想，爷爷在另一

个世界的角落里，如果看到这些盛开的
花朵，一定会和我一样想起那些明媚晴
朗的春天。

今年由于疫情，我没能回老家。植
树节时，戴着口罩同社区的志愿者一起
在小区栽种了几棵桃树和梨树。每个栽
树的志愿者都可以写一个明信片挂在树
上，我毫不犹豫地写下了爷爷的名字，就
这样，这棵小树寄托了我所有的思念，在
春风里摇曳生姿。

宋代诗人吴惟信曾有诗云：“梨花
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城。”在全民
抗疫的特殊时期，出城显然是不太方
便，但是不妨给那些我们思念的亲人写
一封纸短情长的信，那些我们平时说不
出口的话，那些我们心中波动汹涌的
情，都可以在笔尖下释放，到达思念的
彼岸。

因离家远，每逢清明节，基本没
有回去给祖先扫过墓，加上短暂的清
明假期，也不允许我长途跋涉来回奔
波。因此，每到清明时节，只能遥望
家乡在心里祭拜祖先。内心深处，或
多或少总会有些许忧伤。

前些日子，接到母亲来电，说往
年我都没有回去扫墓，今年疫情期就
更不可能回去了吧。

是的，我跟母亲说，疫情防控还
处在关键期，即便我有心想回，为了
安全，还是原地不动的好。

母亲理解地嗯嗯，后又絮絮叨
叨，说她还是像往年一样，多备了纸
钱和“挂青”，里面有一份是我的名
义，帮我拿去祭扫祖先。

母亲的周到，让我倍感幸福又热
泪盈眶，同时心里也对她充满了愧
疚。年少不懂孝顺，没有好好心疼过
母亲，待到长大懂事了却远在他乡。
在他乡的年岁，又不能在她身边尽
孝，反而让她为我们牵挂。

在我的家乡，祭扫风俗和广西截
然不同，哪怕不回去，也要尽一份对
祖先祭拜的心意，备上纸钱和“挂
青”，同时拿去祖先墓地，将“挂青”插
满坟墓，纸钱是烧得越多越好，再放
一串鞭炮，然后跪下祭拜，祭拜完后
就各回各家。家族不聚餐，也不邀约
一起去祭扫，都是各去各的，各祭拜
各的，更不用拿锄头、铲子和劈柴刀
具等，而是等到墓地串起很高的杂草
了，才去清理一下。

而在广西，多是一个家族一个家
族全体出动，扛上锄头、铲子和劈柴
刀具等，一行人浩浩荡荡，割草、锄
荆棘，将墓地清扫得看不到一丝杂
草。而我的家乡双峰，祭扫前去墓地
是青草萋萋，祭扫完后，墓地依旧青
草萋萋。

记得初入广西时，看到如此热
闹、如此截然不同的清明祭扫，我委
实惊讶，后来待的时间久了，见的场
面也多了才明白，精深的中国文化，

迥异的各地风俗，成就各自不同的民
族文化和风土人情。

广西人注重清明节，祭扫完后，
家族聚餐，鸡鸭鱼肉样样齐全。相对
而言，我家乡的清明节，祭扫场面过
于冷清了点，也不像广西人春节可以
不回但清明节一定会回。

家乡的清明节，离家在外的基
本不会回去，大多是留守在家的人
负责祭扫，有的甚至都不祭扫，只在
心里默默念着祭拜祖先，因为家乡
人祭拜祖先，大多都是在春节完成
的。在我们家乡有这样一个风俗，
春节可以不去别人家拜年，但祖先
的墓地，是一定要去祭拜的。因此，
清明节对家乡人而言，就不那么注
重了。

清明，这个延续了两千多年的
重大民俗节日，不管是哪种祭扫方
式，都是对祖先深深的缅怀和传统
文化的延续，不尽相同才能成就不
一样的风景。

又到清明时节
与文行

是夜，口渴起来喝水，躺下却再也无
法入睡。窗外，小雨淅淅沥沥地下着，发
出滴滴答答的声音，合着不时传来的一声
春雷，反倒让原本就寂静的夜变得更加寂
静。隔着窗帘我能想象到雨打玻璃的样
子。想起早上起床时，拉开窗帘，在三十
多层高的窗外，一眼望去，烟雨迷蒙。在
这雨雾中，身处这城市的高楼，竟也变得
有些飘飘欲仙。

听着这雨声，想起昨天刚教女儿的那
首蒋捷的《虞美人·听雨》：“少年听雨歌楼
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
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
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
滴到天明。”我这个中年人，此时不也正是

“听雨‘高’楼上”吗？
清明节总是离不开“愁”字，何况还有

这点点滴滴、淅淅沥沥、引人愁绪满怀的
雨：“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幽人
何事苦伤春，春雨无端愁煞人”“是谁无事
种芭蕉，早也潇潇，晚也潇潇”……“我有所
念人，隔在远远乡”，当那个远乡变成这辈
子再也无法企及的远乡，那个逝去的人想
见而不能，甚至连回忆和梦都变得奢侈，又
怎能不忧愁、怎能不断魂！悲欢离合怎能
做到无情呢，有情才是人生啊！

人到中年，对于生离死别，较于少年时
期，更多了一份深沉。年少时，面对这些，
我们可以号啕大哭，淋漓尽致地表达我们
的情感。而这时，确是识尽愁滋味的欲语
还休、无声泪流，甚至无泪可流。

那个桃花烟雨江南的故乡啊，有叼着
卷烟赶着牛儿不停吆喝着耙地的父亲，小
狗跟在后面疯跑；有挑着担子颤悠悠从田
埂上走来的母亲，担子一头是嫩秧，一头是
最小的娃。还有卷着裤脚在田里撒野，捉
老鼠蝼蛄，捉小鱼小虾小螃蟹弄得满身泥
浆的我们。那时，风很轻，花很香，孩子们
的笑声很响亮；我们，很小；父母，很年轻。

那个故乡，如今可还安在？风是否还
依旧轻？花是否还依旧香？孩子们的笑声
是否还很响亮？很小的我们、很年轻的父
母，都到哪儿去了呢？

我们已经长大，在遥远的他乡安家，
开始变成了年轻的父母；父母正在老去，
不再赶着牛儿耙田，也不再一头挑秧苗一
头挑着娃儿。那只跟在犁耙后面的小狗，
多年前也早已死去。是啊，那个桃花烟雨
江南的故乡，那个满身泥浆捉老鼠蝼蛄，
捉小鱼小虾小螃蟹的童年，再也回不去
了，回不去了。

春草明年绿，王孙归不归？又是一年
清明时，在无边丝雨中，只愿想见的人儿都
能相见，亦愿不能相见的人儿可以释怀。

这一刻，你们的英魂震撼苍穹
——献给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中牺牲的烈士

黄宗信

（蓝炳培 摄）春 耕

春到人间说桃花
杨群修

梨花风起正清明
刘晟岳

清明时节的雨
韦丽菊

松舞云端 （覃建华 摄）


